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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
來
，
關
於
抄
襲
、
剽
竊
他
人
成
果
的
新
聞
屢
屢
見
諸
報
端
，
抨
擊
的
呼
聲
也

一
浪
高
過
一
浪
。
抄
襲
行
為
不
僅
存
在
於
學
術
領
域
，
在
報
刊
雜
誌
上
也
時
有
發
生
。

據
網
友
們
揭
發
，
有
些
人
把
別
人
網
上
的
帖
子
或
是
已
發
表
的
稿
件
克
隆
下
來
，
改
頭

換
面
後
署
上
自
己
的
名
字
，
拿
到
別
處
發
表
，
以
賺
取
稿
費
。
對
於
竊
取
他
人
稿
件
的

﹁慣
犯
﹂
，
被
網
友
們
叫
作
﹁文
賊
﹂
、
﹁剽
客
﹂
，
有
些
網
友
還
自
發
地
評
出
了
中

國
﹁四
大
剽
客
﹂
。

甚
荒
唐
的
是
，
竟
然
還
有
人
出
面
，
為
抄
襲
行
為
進
行
辯
解
，
含
蓄
地
稱
之
為

﹁過
度
引
用
﹂
。
眾
所
周
知
，
將
他
人
成
果
據
為
己
有
的
行
為
，
與
偷
竊
沒
有
本
質
的

不
同
，
但
與
模
仿
、
引
用
還
是
有
嚴
格
區
別
的
。
初
涉
文
途
的
人
，
免
不
了
參
照
範
文

，
從
模
仿
起
步
，
但
不
能
止
於
模
仿
，
更
不
能
以
模
仿
代
替
創
作
，
要
學
會
說
自
己
的

話
，
逐
漸
形
成
自
己
的
風
格
。
修
文
治
學
的
人
，
有
時
也
需
要
旁
徵
博
引
，
徵
引
目
的

是
為
了
佐
證
自
己
的
立
論
，
使
自
己
的
文
章
更
具
說
服
力
。
引
用
他
人
的
著
述
，
一
是

要
尊
重
他
人
勞
動
，
註
明
出
處
，
二
是
要
深
入
闡
發
，
化
為
自
己
的
文

思
，
生
發
出
新
的
創
意
。
魯
迅
曾
提
倡
過
﹁拿
來
主
義
﹂
，
這
﹁拿
來

主
義
﹂
是
把
他
人
的
東
西
拿
來
為
我
所
用
，
而
不
是
為
我
所
有
。

追
溯
起
來
，
抄
襲
現
象
自
古
有
之
，
中
外
皆
然
，
並
不
鮮
見
，
也

並
不
奇
怪
。
不
過
，
在
從
前
，
因
為
沒
有
今
天
這
樣
瞬
息
間
通
達
天
下

的
傳
播
條
件
，
抄
襲
現
象
也
沒
這
麼
嚴
重
；
因
為
沒
有
今
天
這
樣
明
朗

的
版
權
意
識
，
人
們
對
抄
襲
者
比
較
客
氣
，
委
婉
地
把
這
種
人
稱
之
為

﹁文
抄
公
﹂
。
客
氣
歸
客
氣
，
嘲
諷
的
言
論
卻
也
從
未
止
息
過
。
據

《
唐
詩
紀
事
》
和
《
大
唐
新
語
》
記
載
，
棗
強
縣
尉
張
懷
慶
，
喜
好
偷

搬
名
人
詩
句
，
改
頭
換
面
，
拼
湊
成
自
己
的
作
品
，
以
充
風
雅
，
被
人

戲
謔
為
﹁活
剝
王
昌
齡
，
生
吞
郭
正
一
﹂
。
在
我

國
古
代
，
但
凡
有
作
為
的
文
人
，
都
主
張
自
出
機

杼
、
別
開
生
面
，
對
那
些
生
吞
活
剝
他
人
著
述
的

現
象
，
一
向
恥
於
掛
齒
。
北
魏
祖
瑩
，
以
才
名
拜

太
學
博
士
，
累
遷
國
子
祭
酒
，
精
通
金
石
雅
樂
，

以
文
學
見
重
。
他
曾
經
對
人
說
：
﹁文
章
須
自
出

機
杼
，
成
一
家
風
骨
，
何
能
共
人
同
生
活
也
。
﹂

南
宋
戴
復
古
說
：
﹁須
教
自
我
胸
中
出
，
切
忌
隨
人
腳
後
行
。
﹂
類
似

的
話
語
，
我
們
在
西
晉
陸
機
、
中
唐
韓
愈
、
北
宋
蘇
軾
等
名
家
的
文
稿

中
都
能
看
到
。
古
人
不
僅
反
對
抄
襲
和
剽
竊
，
就
連
依
樣
畫
葫
蘆
的
模

仿
也
不
贊
成
。
清
代
黃
宗
羲
說
：
﹁學
問
之
道
，
以
各
人
自
用
得
着
者

為
真
，
凡
依
門
傍
戶
、
依
樣
葫
蘆
者
，
非
流
俗
之
士
，
則
經
生
之
業
也

。
﹂
陸
機
則
更
謹
慎
，
他
在
《
文
賦
》
中
說
，
﹁雖
杼
軸
於
予
懷
，
怵

他
人
之
我
先
。
苟
傷
廉
而
衍
義
，
亦
雖
愛
而
必
捐
。
﹂
意
思
是
說
，
即

便
出
於
自
己
的
創
意
，
仍
要
戒
懼
此
前
有
無
先
例
，
倘
若
發
現
雷
同
，

落
入
他
人
窠
臼
，
寧
肯
割
愛
也
在
所
不
惜
。

北
宋
時
期
的
王
安
石
，
不
僅
在
政
事
上
主
張
變
法
圖
新
，
在
文
章

上
也
主
張
立
異
標
新
。
他
也
認
為
，
文
章
當
別
出
心
裁
，
倘
與
別
人
趨
同
，
就
是
世
俗

之
作
，
留
它
不
得
。
王
安
石
為
參
知
政
事
時
，
有
一
次
劉
貢
父
來
訪
，
正
碰
上
他
用
餐

，
門
人
就
把
貢
父
領
進
書
房
候
見
。
貢
父
見
硯
台
下
壓
着
一
疊
關
於
論
兵
的
書
稿
，
就

隨
手
翻
了
翻
。
貢
父
記
憶
力
很
強
，
看
過
的
文
章
基
本
上
能
過
目
不
忘
。
看
完
之
後
，

便
放
回
原
處
，
踱
出
書
房
，
轉
到
廊
下
等
候
。
飯
罷
，
王
安
石
請
劉
貢
父
到
書
房
敘
談

。
寒
暄
數
語
後
，
王
安
石
問
他
近
來
在
寫
什
麼
文
章
。
劉
貢
父
平
素
喜
歡
玩
笑
，
於
是

就
說
，
也
沒
什
麼
，
不
過
寫
了
一
篇
《
論
兵
》
，
還
沒
完
稿
，
容
後
請
您
指
教
。
王
安

石
一
聽
書
名
與
自
己
相
同
，
頗
為
詫
異
，
忙
問
他
寫
了
些
什
麼
內
容
。
事
已
至
此
，
貢

父
又
不
便
直
說
，
只
好
把
剛
才
看
過
的
大
概
覆
述
了
一
通
。
王
安
石
聽
後
良
久
無
語
，

隨
後
便
把
硯
台
下
的
那
篇
書
稿
抽
出
毀
掉
了
。
在
有
建
樹
、
有
成
就
的
我
國
古
代
文
人

中
，
像
王
安
石
這
樣
的
例
子
還
有
很
多
，
他
們
這
種
﹁為
文
恥
於
世
人
同
﹂
的
治
學
精

神
，
熏
陶
並
激
勵
着
一
代
又
一
代
人
，
於
今
仍
然
值
得
我
們
敬
佩
和
學
習
。
如
果
我
們

連
趨
同
都
能
怵
惕
和
戒
懼
，
又
怎
麼
會
發
生
抄
襲
、
剽
竊
之
類
的
醜
聞
呢
？

汪曾褀老家蘇北高郵，
曾經津津樂道地寫過故鄉的
鹹鴨蛋和其他菜餚。可是汪
氏自己少小離家，二十來歲
時流離顛沛，除寄居昆明的
西南聯大以外，他也在上海

住過， 「文革」時期下放到張家口的農學研究所
，最後終老於北京。在他的筆下，每個不同的地
域都代表了他人生的一段歷程，而每個生命的瞬
間都可以用不同的食物來標記。

他對西南聯大時期的回憶圍繞着山間的野菜
菌菇，街頭叫賣的玉米粑粑和椒鹽餅子西洋糕，
描繪的是民生困苦但 「胃口卻像刀子一樣」的青
年時代。然而，寫吃即寫人，不光是沈從文，金
岳霖，林徽音這樣的大腕人物在文中若隱若現，
就是洗衣服撿破爛的小人物也無一不是栩栩如生
。《日規》寫的是一位埋頭苦讀的青年學子蔡德
惠，吃不飽穿不暖，但自己動手做了一個古樸的
日規， 「一半是為了看時間，一半也是為了好玩
，增加一點生活上的情趣」。眾人都覺得 「這個
現代古物和一個心如古井的青年學者，倒是十分
相稱的」。然而，因為肺結核，因為營養不良，
他死了。他的教授高崇禮，平時靠太太種劍蘭拿
到市場上賣才能讓全家吃上肉，這天聽到了他的

死訊： 「氣鍋蓋噗噗地響，氣鍋雞裡加了宣威火腿，噴香！高
崇禮忽然想起，蔡德惠要是每天喝一碗雞湯，他也許不會死！
這一天晚上的氣鍋雞他一塊也沒吃。」這個結尾總讓我想起孔
子聽說子路的死訊後撤掉桌上的肉糜那一幕。可是，這篇小說
寫得更深一層：這裡不光是描摹師生情意，更是彰顯在那個戰
火紛飛的離亂年代，食物是何等生死攸關的大事。

《雞毛》裡頭寫到的則是西南聯大一個外號叫 「二十年目
睹之怪現狀」的學生， 「其特異處有以下幾點：一是他所有的
東西都掛着；二是從來不買紙；三是每天吃一塊肉。」 「他按
期買了豬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塊，借了文嫂 「聯大為師生洗
衣服餬口的貧婦」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還
給人家了），在學校茶水爐上燉熟了，密封在一個有蓋的瓷壇
裡。每夜用完了功，就打開壇蓋，用一隻一頭削尖了的筷子，
瞅準了，扎出一塊，閉目而食之。然後，躺在叮叮噹噹的雜物
之下，酣然睡去」。可是這個學生，竟然偷偷吃了洗衣婦文嫂
辛辛苦苦養大的雞，偷食不說，而且用文嫂的鼎罐煮，吃完了
還是洗也不洗就還回去。正如作者喟嘆的： 「林子大了，什麼
鳥都有。」

如果說汪曾祺西南聯大時期關於食物的文字總是和飢餓的
感覺難解難分，那麼他筆下北京和上海的吃食就是難以磨滅的
京派和海派生活的印記了。《晚飯後的故事》寫一個京劇演員
因為 「參加革命」發跡了，娶了一個高官做太太，自己也青雲
直上，生活 「是平穩的，柔軟的，滑潤的，像一塊奶油」，可
是抹不去的是他的草根口味。他的晚飯還是 「就着一碟豬耳朵
喝了二両酒，咬着一條頂花帶刺的黃瓜吃了半斤過了涼水的麻
醬麵」，他懷念的還是貧民時代 「放了好些牛肉，加了半勺油
」的炒疙瘩和 「油汪汪的蛋炒飯」。至於上海灘上的時髦人，
雖然也跳交誼舞，喝 「中西合璧的雞尾酒」：十幾瓶汽水，十
幾瓶可口可樂，兌上一點白酒，可是真吃起來並不總是那麼摩
登斯文。除了老城隍廟的油氽魷魚，雞鴨血湯這些平民小吃，
《星期天》裡還描寫了一位食量極豪的上海教師： 「他一輩子
不吃任何蔬菜。他每天的中午飯都是由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在
這個學校讀書）用一個三層的提樑飯盒從家裡給他送來（晚飯
他回家吃）。菜，大都是紅燒肉，煎帶魚，荷包蛋，香腸……
每頓他都吃得一點不剩，因此，他長得像一個牛犢子，呼吸粗
短，舉動稍欠靈活。他當然有一對金魚眼睛。」可是最耐人尋
味的是《星期天》無關食物的結尾： 「在沉重的生活負擔下仍
然完好的抒情氣質，端莊的儀表下面隱藏着的兌詩意的，浪漫
主義的幸福的熱情的，甚至有些野性的嚮往。」我總疑心這是
夫子自道，汪曾祺寫食物，寫故鄉，寫回憶，何嘗不是在寫他
本人對平淡生活中詩意和美麗的追求呢？汪氏的安身立命處
，不在故鄉的食物，終究還是在寄託心緒的文字啊。

（《汪曾祺美食美文》之三，全文完）

京劇名旦童芷苓，是位多才多藝的優秀
演員。她的老師很多，最早受到王瑤卿的器
重，對她悉心培育。後又拜荀慧生為師，得
「荀派」藝術真傳。十七歲到上海演出後，

投入梅蘭芳門下，鑽研 「梅派」藝術。還曾
經學習 「程派」，演出《鎖麟囊》等劇。由

於她博採眾長，表演上不拘成規，善於將傳統技法的運用與人
物性格的刻畫相結合，塑造了許多性格迥異的舞台形象。除以
《大劈棺》、《紡棉花》享譽劇壇外，還曾經成功地演出《金
玉奴》、《紅娘》、《尤三姐》、《武則天》、《王熙鳳大鬧
寧國府》等名劇。童芷苓愛好廣泛，喜愛各種藝術，經常與話
劇、電影界人士交往，相互切磋，頗有心得。建國前，還曾經
參加電影《夜店》的拍攝。

電影《夜店》，描寫的是舊租界時代的上海，在一家小客
棧中，住着一群生活在最底層的小人物。表現了他們之間相濡
以沫、艱辛度日的悲劇生活。這部電影，由佐臨導演，石羽、
石揮、周璇、韋偉、張伐、高笑鷗、崔超明、程之等明星主演
。當時，童芷苓在上海演出，非常走紅。經過石揮的介紹，黃
佐臨導演決定邀請童芷苓加盟，在片中扮演 「賽觀音」一角。
這個角色，是小客棧的女主人。仗着丈夫 「聞太師」的惡勢力
，欺負那些貧窮的租客。妖艷潑辣，恣意放蕩。既很兇狠，又
很能幹。童芷苓演來揮灑自如，個性鮮明，非常成功。雖然，
京劇與電影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一種需要程式功夫，一種
強調生活氣息。但是，聰明絕頂的童芷苓，掌握分寸，恰如其
分。因而，電影放映以後，很博得人們的讚揚。

鐵
凝
的
最
新
長
篇
《
笨
花
》
，
寫
到
北
洋
軍
閥
年
代
的
兵
變

。
帶
兵
的
高
官
貪
腐
無
度
，
兵
士
領
不
到
軍
餉
，
於
是
去
搶
百
姓

，
造
成
惡
劣
影
響
，
令
中
國
在
國
際
上
丟
臉
。
上
峰
後
來
對
這
些

士
兵
的
處
罰
也
極
為
嚴
酷
，
先
是
談
判
安
撫
，
鼓
勵
解
甲
歸
田
，

騙
他
們
登
上
悶
罐
列
車
，
駛
到
一
小
站
，
就
集
體
槍
殺
。
其
實
，

兵
匪
血
液
裡
﹁搶
百
姓
﹂
的
文
化
基
因
，
最
早
是
北
洋
軍
閥
老
祖

宗
袁
世
凱
種
下
的
。
民
國
元
年
，
孫
中
山
派
蔡
元
培
、
汪
精
衛
和
宋
教
仁
赴
北
京
恭
請

大
總
統
袁
世
凱
到
南
京
就
職
，
但
袁
死
賴
在
當
地
，
就
是
不
肯
南
下
。
他
對
手
下
說

﹁總
得
想
一
個
法
子
，
對
付
他
們
一
下
子
﹂
。
袁
世
凱
等
想
出
的
法
子
就
是
撤
去
崗
警

，
讓
駐
軍
掠
奪
北
京
城
，
再
以
平
定
亂
局
為
由
，
拒
絕
孫
中
山
的
請
求
。

這
就
是
當
年
﹁北
京
兵
變
﹂
的
緣
起
。
幾
千
兵
匪
如
同
大
群
餓
狼
撲
向
社
會
，
搶

掠
者
最
先
光
顧
的
就
是
銀
樓
一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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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中鎮詩社等單位在陳廷敬
故里皇城相府舉辦陳廷敬詩研討
會，於是抽時間讀了陳廷敬詩。
有清一代文人做官最成功者莫過
於陳廷敬，二十進士及第，終生
在朝作官，任過五部尚書，官至

文淵閣大學士，以至老死於閣中。陳氏是一位功力
很深的詩人，大概因為仕途太輝煌了，又因編纂史
書和辭書而以學問著稱，所以其詩名不大為人所知
，以故有人讀陳廷敬詩後題曰： 「此身終自屬君王
，才富還因修纂忙。已解榮名都是累，故將詩譽讓
漁洋。」至於他晚年詩中欲致仕還鄉之情，就更不
為人知了。我讀陳廷敬詩，最愛讀的，或曰最為關
注的，便是他生命最後幾年的《歸去詩集》。

詩與日記一樣，最能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陳
廷敬早在五十來歲時，就作有《歸樵圖》，而萌歸
去之意。年過七旬後，老詩人數次上書乞歸，希望
致仕回陽城山中，安度晚年，與弟兄們團聚，以享
天倫之樂。 「若問午亭歸老處，析城山下是陽城。
」可憐的老詩人連夢中也想着回陽城老家，甚至數
次打點好行裝，誰想卻總是得不到恩准。 「兩字愁
聞是富貴」。 「乞得蕭閑是幸人」，是其心聲。
「頗惜剡中風景好，金堂玉室竟何如？」 「長條誰

挽牆邊柳，只送春歸不送人！」寓着多少愁和感。
若非身處其境者，非年至遲暮者，是體會不出老先
生這般苦衷的。他這一時期詩作，已看不到一位朝
廷重臣的責任與抱負，只能看到一個思鄉者的欲歸
之心和無奈之情。他所以一天也不想在朝中待了，

一方面是想歸家過幾天消閒日子，也 「遁跡山林」
、 「把犁東皋」、 「雲山放浪」，一方面還有激流
勇退、不想再提心吊膽在朝為官的原因， 「身退還
因晚節難」、 「省事遠危機」，是其所慮。竟至
「夜多噩夢」而 「辦歸裝」。所以陳廷敬非常羨慕

陸游晚年得蕭散鏡湖邊，而有詩感嘆。
康熙皇帝因器重陳廷敬而不放其歸去，但他哪

裡知道臣下的苦衷。後之讀者，若不讀陳廷敬的
《歸去詩集》，也決不會知道陳廷敬暮年竟是如此
心境。他最後病重時所作絕筆詩，還說 「認得雲歸
處，天涯盡太行」，至死仍想着他的陽城老家，讀
來令人悲愴。所以我《題陳廷敬〈歸去詩集〉》詩
為： 「鄉心一片與誰論，長憶兒時午壁村。得遇恩
崇原是害，可憐到老不歸根。」

巨艦：堅船利炮震驚日朝野
洋務大臣李鴻章興建北洋水師之

初，通過中國海關總司赫德向英國阿
姆斯壯造船公司購入用於近海防禦的
小噸位炮艇，俗稱 「蚊子船」，後又
購進可作遠洋作戰的巡洋艦 「超勇」

與 「揚威」。李鴻章對赫德其人與這家英國公司大為不
滿，由是將目光轉向他處。

一八八○年，李鴻章命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在德國
伏爾鏗（Vulcan）造船廠以二百八十三萬両銀和六十八
萬両銀的造價，督造兩艘長九十四點五米、寬十八米、
吃水六米、排水量七千六百七十噸、航速十五節的鐵甲
艦（Steel Battleship）與一艘長七十二米、寬十點四米
、吃水四點八米、排水量二千三百噸、航速十五節的穹
甲巡洋艦（Armour Deck Cruiser）。李鴻章親為三艦
擬題艦名── 「定遠」、 「鎮遠」和 「濟遠」，分別於
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一八八二年十一月與一八八三年十
二月下水。軍艦造竣之時，適值中法在越南發生戰事，
嚴守中立的德國拖延交貨日期，直至中法停戰議和，才
將三艘軍艦移交中國使用。

一八八五年七月三日，接替李鳳苞任出使德國大臣
的許景澄來到基爾港，先是祭天然後登艦，為三艦船員
餞行。三艘軍艦共僱外國水手官兵四百餘人。典禮完畢
，軍艦拉響汽笛，開始了駛向東方古老帝國的航程，於
十月抵達天津大沽港。三艦為當時 「世界第三艦」，僅
次於英國 「英弗來息白」號（Inflexible，長一百零四點
八五米）和德國 「薩克森」號（Sachsen，長九十八米）
。一八八六年八月，北洋水師出訪日本，軍艦停泊於日
本長崎港。大清國堅船利炮，引起日本朝野一片驚恐。
日本軍部遂以三艦為假想敵，加緊海上軍事訓練，尋找
機會同北洋水師一較高下。

鎮遠：拆解展覽羞辱中國人
近代史稱列強以堅船利炮打開中國大門；但中國擁

有了真正的堅船利炮，卻仍難逃喪師辱國的命運。這恐
怕是李鴻章們所始料未及的。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鎮遠」艦在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
海域與日軍主力遭遇，戰鬥十分激烈。管帶林泰曾帶領
全艦官兵宣誓： 「艦存與存，艦亡與亡。」配合 「定遠
」艦作戰，與日軍五艦拚殺，重創日艦 「西京丸」。
「鎮遠」亦多處受傷，然仍一面救火一面抵敵。

十月十七日， 「鎮遠」艦駛入旅順港，不慎觸礁受
傷。這時旅順船塢已被日軍攻佔， 「鎮遠」艦致傷上千
處，無處修理。林泰曾，這位訪日時被日本海軍界譽為
北洋水師 「寶刀」的大清海軍將領，以 「戰局方棘，損
傷巨艦」引咎含恨自殺，年四十四歲。 「死之日，知與
不知，咸為扼腕」。楊用霖接任 「鎮遠」艦管帶。一八
九五年二月十二日，部下推舉他出面與日軍接洽投降，
楊用霖嚴詞拒絕，吟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詩句，自殺殉國，年四十二歲。二月十七日， 「鎮
遠」艦被日軍擄去，編入日本艦隊，成為日本海軍第一
艘鐵甲戰列艦，參加過在神戶舉行的海軍大校閱，服役
日本海軍十七年，一九一二年四月六日被拆解出售。令
人髮指的是 「鎮遠」艦所遺鐵錨、錨鏈被日本政府陳列
於東京上野公園，以此羞辱中國人。一九四七年，鍾漢
波將軍以聯絡官身份赴日，用 「二戰」期間被日軍擄去
的中國海關緝私船 「飛星」、 「隆順」接運 「鎮遠」艦
受盡屈辱的遺物回國，一雪甲午之恥。但是國民黨腐敗
，有人竟將 「鎮遠」艦三百噚錨鏈當作廢鐵賣掉。海軍
名宿曾國晟偶然在鐵匠舖見到這批錨鏈，問明原委，長
歎一聲，於一九四七年七月投奔共產黨，加入人民海軍
的行列。

濟遠：遭遇水雷海葬洋頭窪

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濟遠」艦護送兵船去朝
鮮返航途中，與日本巡洋艦 「吉野」、 「秋津洲」、
「浪速」在豐島附近海域遭遇，展開激烈戰鬥。大副、

二副相繼中彈身亡，管帶方伯謙駕艦西撤；水兵王國成
、李仕茂以尾炮擊退追擊之日艦 「吉野」。

在九月十七日的黃海海戰中， 「定遠」、 「鎮遠」
居中， 「濟遠」位於左翼。北洋水師旗艦 「定遠」中炮
起火。與 「濟遠」同處左翼的 「致遠」上陣掩護，中彈
甚多；方伯謙駕駛 「濟遠」退避，脫離戰陣、返回旅順
。提督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方伯謙 「實屬臨陣退縮，
應即行正法，以肅軍紀」、 「若不嚴行參辦，將無以儆
效尤而期振作」。九月二十五日，方伯謙在旅順伏法。
林國祥接任 「濟遠」管帶，然在戰鬥中無所作為。一八
九五年二月十七日，日軍攻陷劉公島， 「濟遠」艦與北
洋水師其餘九艘軍艦一起被俘，編入日本海軍序列，林
國祥被革職。一九○四年，「濟遠」艦參加日俄戰爭，駛
向旅順口海域。十年寄人籬下風塵輾轉，終得脫離東瀛
返歸故里之機會，不意於十一月三十日被俄水雷炸沉於
洋頭窪海域，距旅順西海岸一點九浬，水深四十六米。

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國家旅遊局兩次撥款三百
萬元，用於 「濟遠」艦打撈工程。威海市文物旅遊部門
委託煙台救撈局救撈工程隊和江蘇海洋工程公司探摸打
撈，共出水前主炮、速射炮、主桅杆、主錨、絞車、吊
艇架等文物一百三十二件組，計三百餘件，經保護處理
，陳列於山東威海劉公島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供人們
參觀憑弔。

定遠：悲歌一曲自沉威海灣
一八九四年八月十八日，中日兩國海軍主力在黃海

遭遇，展開激戰。 「定遠」艦管帶劉步蟾指揮軍艦英勇
作戰， 「不稍退避」，重創日軍旗艦 「松島」號。劉步
蟾因功升任記名提督；提督丁汝昌負傷離艦，劉步蟾代
理提督。

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一日， 「定遠」艦被偷襲威海港
的日軍魚雷艇擊傷，擱淺在劉公島東部淺灘上，進水嚴
重。為防戰艦落入敵手，丁汝昌、劉步蟾於一月十六日
下令將 「定遠」艦炸沉於威海灣。劉步蟾目送心愛的戰
艦慢慢下沉，舉槍自殺殉國，實踐其 「苟喪艦，必自裁
」的誓言，年四十四歲。 「定遠」艦是北洋海軍──中
國第一支真正現代意義上的海軍艦隊──旗艦，噸位大
、裝甲厚、主炮火力猛，與 「鎮遠」艦、 「濟遠」艦一
起，雖生命短促，卻見證過北洋水師建軍的輝煌，凝聚
了太多的榮耀與悲壯。 「定遠」艦部分殘骸，一八九六
年由日本打撈。日本好戰分子、退職香川縣知事小野隆
介出資兩萬日圓（合今二千萬日圓），從日海軍軍部購
得被視作戰利品的艦艇殘骸，拆卸大量材料，建造了一
所名為 「定遠館」的別墅。別墅大門以 「定遠」艦二十
厘米厚的艦體甲板製作，上邊依稀可見當年鏖戰留下的
彈痕。小野此舉，目的不言而喻。為使今人不忘歷史、
牢記國恥，二○○二年山東威海市斥資五千萬元，由中
船重工七○一研究所以一：一比例，按 「定遠」艦原貌
複製、再現清末北洋水師這艘旗艦的風采。二○○五年
，紀念艦停泊於威海港北碼頭，與劉公島隔海相望，成
為威海市一道靚麗風景與標誌性人文景觀。

「定遠」，永不沉沒的北洋水師 「遍地球一等之鐵
甲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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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
宏
與

精
美
，
還
與
它
的
三
怪
與
三
絕
密
不
可
分
。

與
一
般
寺
廟
大
門
朝
南
開
不
同
，
寺
門
向
西
開
是
大
報
恩
寺

的
第
一
怪
。
之
所
以
會
如
此
，
民
間
的
說
法
是
明
永
樂
帝
為
標
榜

自
己
奪
位
有
理
，
一
直
稱
自
己
是
正
宮
皇
后
馬
娘
娘
親
生
。
但
實

際
上
他
卻
是
庶
出
的
，
這
點
朱
是
心
知
肚
明
的
。
他
為
悼
自
己
的

生
母
，
遂
使
寺
門
向
西
，
以
朝
向
其
生
母
曾
受
難
的
鐵
窗
大
牢
。

不
過
大
報
恩
寺
門
朝
西
的
真
正
原
因
是
寺
的
南
北
東
面
非
河
即
丘

，
僅
西
面
地
勢
平
坦
，
便
於
進
出
。

寺
塔
居
於
寺
中
央
是
大
報
恩
寺
的
又
一
怪

，
因
為
寺
塔
一
般
是
作
為
寺
廟
附
屬
建
築
建
在

寺
側
或
寺
後
的
。
大
報
恩
寺
塔
建
於
寺
中
心
是

明
成
祖
朱
棣
授
意
的
，
為
的
是
通
過
標
新
立
異

來
凸
顯
自
己
皇
位
的
偉
大
和
施
政
的
新
穎
。

大
報
恩
寺
還
有
一
怪
就
是
它
不
像
其
他
大

寺
廟
一
樣
並
設
報
時
的
鐘
鼓
樓
，
它
只
有
鐘
樓

。
至
於
何
以
如
此
，
有
兩
種
說
法
：
一
是
寺
內
原
本
是
鐘
鼓
樓
齊

全
的
，
後
來
鼓
樓
被
雷
擊
毀
，
就
只
剩
下
鐘
樓
了
。
另
一
種
說
法

是
大
報
恩
寺
晚
間
燃
有
一
百
九
十
多
盞
明
燈
，
使
寺
內
亮
得
沒
了

晝
夜
之
分
，
所
以
就
無
擊
暮
鼓
的
必
要
，
從
而
也
就
不
需
要
建
鼓

樓
了
。
這
兩
種
說
法
孰
是
孰
非
，
尚
待
考
證
。

說
到
大
報
恩
寺
的
三
絕
，
首
推
當
是
它
的
鎮
寺
之
寶
肉
身
菩

薩
，
它
是
清
代
寺
內
高
僧
越
凡
圓
寂
後
做
成
的
，
又
稱
肉
身
舍
利

。
據
說
當
時
參
拜
它
的
人
如
過
江
之
鯽
，
絡
繹
不
絕
。
明
末
清
初

大
書
法
家
王
鐸
人
稱
神
筆
，
他
寫
在
大
報
恩
寺
院
牆
上
的
﹁莊
嚴

法
界
﹂
四
個
大
字
每
個
一
米
見
方
，
筆
力
千
鈞
，
勁
健
灑
脫
，
蔚

為
壯
觀
，
是
為
此
寺
的
第
二
絕
。
大
報
恩
寺
的
寺
產
素
齋
小
吃
蜜

餞
梅
豆
是
第
三
絕
。
這
種
梅
豆
是
以
青
梅
與
紅
豆
製
作
的
，
吃
起

來
先
酸
後
甜
，
風
味
獨
特
。
同
時
，
大
報
恩
寺
位
於
長
干
里
，
而

青
梅
又
是
梅
豆
的
主
料
之
一
，
這
便
應
和
了
李
白
《
長
干
行
》
中
﹁郎
騎
竹
馬
來

，
繞
床
弄
青
梅
﹂
的
詩
句
，
且
紅
豆
又
與
相
思
豆
的
別
稱
相
同
，
故
蜜
餞
梅
豆
便

象
徵
了
由
酸
到
甜
的
愛
情
，
成
了
早
年
間
相
戀
青
年
男
女
來
此
地
時
，
男
方
買
來

送
給
女
方
，
使
其
芳
心
相
悅
之
物
。

大
報
恩
寺
儘
管
已
完
全
毀
於
百
多
年
前
的
戰
火
，
但
它
卻
在
南
京
留
下
了
一

些
與
之
相
關
的
地
名
，
如
座
落
在
寺
塔
遺
址
上
的
寶
塔
山
庵
與
寶
塔
頂
庵
；
曾
經

是
為
建
大
報
恩
寺
燒
製
磚
瓦
的
場
所
所
在
地
，
現
在
有
窰
崗
村
、
窰
器
庵
、
窰
灣

街
這
樣
一
些
地
名
；
今
天
的
紅
土
塘
與
白
泥
地
在
當
年
建
寺
時
，
一
個
是
因
取
燒

製
磚
瓦
的
紅
土
而
挖
出
的
坑
塘
，
一
個
是
取
製
瓷
用
的
白
土
之
處
…
…
這
些
地
名

都
曾
見
證
過
大
報
恩
寺
昔
日
的
輝
煌
，
因
而
也
是
大
報
恩
寺
留
給
後
人
們
的
一
點

念
想
。
現
在
有
人
提
議
重
建
大
報
恩
寺
，
但
是
不
要
說
復
建
的
新
寺
的
歷
史
價
值

會
遠
不
如
原
寺
，
即
使
新
寺
能
倣
建
得
維
妙
維
肖
，
可
沒
有
了
歷
史
歲
月
的
打
磨

與
歷
史
文
化
的
積
澱
，
它
又
能
保
有
幾
分
原
寺
的
風
采
與
神
韻
呢
？

為文恥與世人同 王兆貴遠
超
欺
君
之
罪

春

璇

我
心
安
處

馮

進

北洋水師三巨艦歸宿尋蹤
黃 元

乞
得
蕭
閑
是
幸
人

馬
斗
全

風風雨雨大報恩寺 季旭東

童芷苓演「賽觀音」
鄧小秋

北
洋
水
師
﹁定
遠
號
﹂
原
貌

（
資
料
圖
片
）


